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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格尔奇传说（（外一首外一首））

□□白白 涛涛（（蒙古族蒙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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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斯7岁那年，她的阿扎 （父亲） 的一个熟人从白疙瘩草原给姬斯
和她的哥哥弟弟带来了一只小狗。

阿扎郑重其事地对几个儿女说：“狗是牧人的朋友，会帮主人做许
多事呢，我们要把它养大。”姬斯给它起名叫“黑虎”，因为它有一身
黑亮的毛。

黑虎还很小，姬斯特别喜欢它，可是它对人却很提防，他们怎么
逗它，它都无动于衷，怯怯地藏在阿扎的背后。姬斯的哥哥巴特尔就
在心里嘀咕道：它胆子那么小，能帮我们做什么事啊？

转眼 6 个月过去了，黑虎长大了，彪悍了许多，当然，狗胆也大
了。

有一次，姬斯和哥哥弟弟去上学，阿扎去上班，阿娜(母亲)去区卫
生院培训了，偌大的一个院子和羊圈就交给黑虎看管了。

那时候，每到割草季节每户人家都会找来邻居和亲戚帮忙，一位
牧人家里来了五六个人准备帮助割草，镰刀不够，就到姬斯家里来
借。等了半天心里很着急，就不顾黑虎的狂叫，打算自己翻过院墙去
取镰刀。就在他跳入院墙内的一刹那，狂怒的黑虎挣脱粗实的铁链，
把拴着铁链的木桩连根拔起，不顾一切地扑向牧人。只见它高高一
跃，一个漂亮的抓扑动作，准确地咬住了那位牧人的裤腿，义无反顾
地把牧人拉下了地。黑虎怒视着他，咧着嘴，低吼着，深沉的声音仿
佛从胸腔深处发出来。牧人吓得目瞪口呆、脸色苍白，完全不知所
措，黑虎已经做出扑上来的样子了。正在这时，阿娜赶了回来，急忙
喝走了呼哧呼哧的黑虎，黑虎很不情愿地走开了，走了一截，还回头
对那位惊魂未定的牧人怒吼了一声。那位牧人摸着胸脯说：“哎呀，你
的这条狗真是条看家的好狗，把我吓坏了。”

姬斯听阿娜说了这件事以后，哈哈大笑，她自己可没有想到黑虎还有这么大的本
事，真是不可貌相。

从此以后，黑虎的名声大振，姬斯和哥哥弟弟都对黑虎肃然起敬，像敬神一样悉心
对待它。阿扎自豪地对他们说：“我早就知道它有本事，现在看出来了吧。这就叫忠
诚，知道吗？”

假期里，姬斯经常骑在阿扎阿娜牵着的马背上，走在蓝天白云下的海子湖草原上，
这时黑虎会闷头跟在马后面，一声不响，可眼睛却机警地四处转动。很多时候，阿娜去
参加牧业生产劳动或开会、看病时，姬斯就和黑虎厮混在一起。姬斯看书时，它会静静
地安卧在姬斯的身边，姬斯一走动它就会警惕地观察着姬斯的一言一行。距离很近，它
就躺在那儿似睡非睡，姬斯离它的视线稍微远些，它就一骨碌爬起来，寸步不离地跟在
姬斯的后面。当姬斯的阿娜和牧民们在一起聊天、喝酥油茶、绣花、衲鞋底、放牧时，
黑虎就会静静地伏卧在他们旁边，仿佛也在聆听着。每当他们外出回来时，黑虎会摇着
尾巴远远地扑上来，两条前腿敏捷地搭在他们的肩膀上，亲热地嗅着，仿佛要从他们身
上嗅出什么味道来，或者，拉着拴它的铁链兴奋地来回跳动，铁链“哗啦、哗啦”不停
地响着……

暑假的一天中，姬斯的哥哥巴特尔领着黑虎去放羊。
在那片辽阔的草原上，巴特尔和他的同伴忘记了身边的一切，追逐着黑虎，在湖滩

上的泉水里和同伴扬洒着纯净的泉水，玩得天昏地暗。殊不知，这时，一片黑压压的沙
尘暴正悄悄地逼近了，警觉的黑虎发出了狂躁的犬吠声，巴特尔他们却浑然不觉。不一
会儿工夫，四周就突然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凛厉的风暴遮挡了他们的眼睛，他们
什么也看不见了，羊群四处惊散。他们只得互相搀扶着，紧紧拉着手，大声呼喊着：

“黑虎，黑虎！”然后扑倒在地，可他们等了半天，黑虎却无一点声息，也不知羊群是否
在周围。

巴特尔他们双手抱头，紧紧地趴在地下，不敢动弹，只侧耳静听着周围的动静。
过了不知多久，风暴慢慢退去，四周一片寂静，巴特尔和同伴睁开被风沙迷住的眼

睛时，发现黑虎和羊群都早已不见踪影。他们扑打着身上的沙尘和土灰，向远处望去，
准备去寻找羊群，找不回羊群，巴特尔回去就要挨一顿结结实实的打了，羊群可是牧人
生存的源泉啊。

巴特尔他们刚才的顽皮劲儿一转眼跑得无影无踪，他们在湖滩上找啊找，还是连一
只羊的影子都没发现。突然他们想起来，有一片很大的草窝子他们还没去找，是不是羊
群在那里呢？当他们赶到那里一看，啊，原来羊群都安安静静地俯卧在草地上，黑虎却
警惕地抬着高贵的头颅守护在旁边，环视四周，看到巴特尔他们才如释重负，摇着尾巴
殷勤地跑上前来，蹭在巴特尔的腿上嗅了又嗅。

这，就是姬斯家的牧羊犬黑虎。
每当夜幕降临，黑虎就会和夜空中的月亮星星做伴，整夜闭一只眼睁一只眼，机敏

地注视着周围，为姬斯全家站岗放哨。一起走过了11年的旅程，在无数次历经艰辛和曲
折的岁月中，他们之间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就像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

1985年年底，他们随阿扎的工作调动，搬到了县城，只有姬斯的哥哥嫂子留在当时
的供销社上班。姬斯他们搬到县城前，把黑虎送给了牙柯尔舅舅，因为那时县城里还没
有人养狗，所以，他们只得把它送人。

可后来发生的一切，让姬斯这一生都追悔莫及。
听说黑虎挣脱了拴它的铁链，跑到哥哥家，趴在大门口哭嚎了 3天，它流着眼泪，

仿佛在祈求哥哥嫂子能够收留它。哥哥嫂子也要上班，无暇顾及它，后来听说是姬斯曾
经的一个邻居领养了它，但它还是挣脱了铁链，后来听说是一个野外工程队的几个大小
伙子用绳子套住了它，煮着吃了肉……

多么忠诚勇猛的牧羊犬，最后却落了个这样的下场。
一晃时间竟过去了近 20 年，在这 20 年中，姬斯上大学、到外乡工作，然后结婚、生

子……可黑虎的影子始终挥之不去，它像神犬一样烙印在姬斯的心灵深处……
看到周围满大街的宠物狗，姬斯就会想起黑虎，想起它悲惨的结局，忍不住黯然神

伤。它那像藏獒一样刚毅的性格，忠诚勇敢的习性，让姬斯至今记忆忧新。
纵然它是一条很平常的牧羊犬，也足以让人肃然起敬。

““察干萨日察干萨日””
□□哈达奇哈达奇··刚刚（（蒙古族蒙古族））

回到故乡，梦、惊奇、幻想
一代代破土，又掩埋的地方
祖母在说唱她五岁的梦
她的老祖母
刚刚饮完马奶子
就头戴柳树枝身披桦树皮
开始哼唱，背对夕阳
三弦潮尔的混杂和声呜呜地响

我们的祖先，英雄江格尔
座下骑着萨彦岭
沿着额尔齐斯河
从一座山到达一片白云
我们的英雄
海青鸟，风雨中鸣叫

我总想，自己也是一名江格尔奇
哪怕我穷得，只剩下
一顶破毡包
也要把它架在勒勒车上
行吟、说唱，顶着风雨
去走遍天下

一个江格尔奇
打小要受很多苦
才能记住祖母说唱的
浓浓的口音
现在我肯定是做不到了
我定居的城市离草原太远了
远得啊，就像永远难以抵达的
呼伦贝尔天边
我只好做梦
梦里我会是一只自由的海青
回到故乡

落在漫坡下的毡包前
对着泪眼干枯的老祖母，轻轻鸣叫
（注：江格尔奇：蒙古史诗说唱者。

潮尔：蒙古族民间乐器。）

齐·宝力高
一条河饱含的泪水
是肯特，也是色楞格
长发般飞卷而下
被天上的风带给远方云海
一条河的回环不舍
叫潮尔，也叫齐·宝力高
沿起伏的草浪一路北归
由金黄而至灰蓝

不知道我为什么
总一个人站在阴郁的草原上
看你手指的方向
一抹弯流抖动起心弦
你说，我的手指上
流淌的就是我们的故乡
不知道为什么，我
忽然又想起奶奶做的
奶子酒，清淡而酸涩
湿润着，从童年直到现在
不能消散的味道
就是小小诺特格
你我梦中的草原故乡
就在马头琴声
流过的地方

（注：齐·宝力高：马头琴大师。
诺特格：蒙语，原乡。）

“察干萨日”（春节） 到了，又过年了。
今年是壬辰年，我是己丑年出生，屈指数来，

这是我过的第63个“察干萨日”。先说说这个天干
地支吧，我从小生长在牧区，接受的是延续了数千
年的、几乎是一成不变的游牧文化传统教育。父亲
不识字，但知识渊博、蒙汉兼通。那时候我的历史
知识基本都是父亲所教。父亲讲的历史人物都是蒙
古语叫法，我很晚才跟汉语对上号，而我差不多到
50 岁还不会讲汉语的天干地支。蒙古语的地支，
我们叫做鼠、牛、虎、兔、龙、蛇、马、绵羊 （没
有山羊）、猴、鸡、狗、猪，很好记。天干，以颜
色区分，依次叫做呼和 （青）、呼和格钦 （次青）、
乌兰 （红）、乌兰格钦 （次红）、希拉 （黄）、希拉
格钦 （次黄）、察干 （白）、察干格钦 （次白）、哈
喇 （黑）、哈喇格钦 （次黑）。按以上说法，去年是
察干格钦兔年，今年就该是哈喇龙年。

对过年最早的记忆是我迎接 7 虚岁那年的除
夕，母亲让我到姥姥家请舅舅写几副对联拿来。那
时我没上学不识字，舅舅写完了，在每副对联上端
画了类似藏文开头字母样的符号，以便让我回去后
不至于倒贴。过年，对小孩子来说最诱人的当然是
换一套新衣服穿，再就是还能吃到糖块。记得大年
初一到亲戚和邻里家拜年，会得到可观的水果糖、
红枣、冰糖块、“乌审饼”等甜食，后来有了钢镚
儿，还能得到些一分、二分、五分的小钱。当然，
这些是有“代价”的，那就是要磕头。除了给所有
比自己大的人屈膝行礼外，还要像现在信徒们到庙
里磕头那样，让长辈们坐在炕上，我们在地下磕一
头站起、再磕一头再站起、再磕一头再站起，一共
三下。每次磕头，两个手心要贴地面脑门也要碰到
地面上，不许偷懒。磕完三个响头，就把脑袋伸给
坐在炕上的每一位长辈按辈分高低次弟请他们摸顶
祝福。同时还要献哈达换鼻烟壶。长辈们的祝福词
因人而异，通常都是串话，如：“扎，磕过的头得
到永恒，挣到的钱花也花不完；千好相随，开心相
伴，健康每一天，幸福到永远！”还有更简单的，
如：“扎，长命百岁，幸福长久！”小礼物一般都在
这时候给。

过年磕的第一个头并不是在拜年的时候给亲戚
和邻里家长辈磕，而是凌晨的时候给天、地、苏力
德、成吉思汗和父母磕。整个过程极为隆重也极为
严格，必须做到无一遗漏。

凌晨，每当我们睡得最甜的时候就被父亲叫起
（虽说除夕夜要守岁，不让睡觉，但我们通常不知
什么时候就已经睡着了），大家换上新衣服，大人
们还要戴上头饰和配饰，开始履行新年第一天的祭
拜礼仪。父亲边清理“赫依摩力”祭台边对我们
说：“去把柴火抱来！”于是我们抱来新柴火，在院
里干净的地面上点燃篝火。“赫依摩力”，即每个家
户祭祀的苏力德，象征着一户人家的时运、造化及
精气，所以每遇重大活动首先要祭祀“赫依摩
力”。大火熊熊燃烧起来，火苗拼命向上蹿，将头
顶上黎明前的黑暗染成一片红色，让人感到似乎有
圣仙之人从天空窥视着我们。我和两个哥哥、一个
弟弟、一个妹妹立刻兴奋起来。谈不上信仰，但却
有一种敬畏之感由心底而生，我们的一举一动变得
神圣起来，似乎心灵在跟长生天交流，格外小心地
完成着每一个细小的动作。

父亲在“赫依摩力”祭台前铺了一块新白毡
子，前面放了张祭桌，祭桌上摆着新年德吉 （盛在
红木盘里的盖有红印的 10 块“乌审饼”、4 颗红
枣）、4 根绵羊肋条、“祭火饭”（是在腊月二十四
祭火时专门留下来的）、一把阿尔查 （沙地柏枝
叶）、一把香、一小木桶洒楚里水 （新熬的拌入酥
油、鲜奶和红糖的未放盐的茶水）、新开口的祭酒
等。这时的篝火已烧尽，父亲用火铲子将柴火置于

“赫依摩力”祭台上，再从桌上的祭品中取下一把
阿尔查、半个饼、两根羊肋并掐下两小块红枣皮置
于柴火上焚烧，点两根香插在事先准备好的沙堆
上，洒祭三下洒楚里水和祭酒。这时我们按照父亲
的吩咐吹螺号、放鞭炮，跟着父亲开始磕头。先是
向“赫依摩力”磕三头，接着向东南西北每个方向
各磕三头。磕完头，父亲开始富有节奏感地大声吟
诵 《苏力德祭词》，我们每人点燃一把香分别插到
佛龛前、锅台上和所有的门两边、窗台两侧、马厩
门两侧、羊圈门两侧、拴马桩等事先准备好的沙堆
上。这是第一道程序，在院里进行。第二道程序在
院外进行，我们跟着父亲出院门，来到东北方向
100步之外事先预备好的祭台旁，举行“额真桑塔
维呼”仪式，即祭奠成吉思汗仪式。蒙古人称成吉
思汗为博格达额真或额真 （也写伊金或亦真），意
为圣主，通常忌讳叫名号。蒙古语“桑”，为祭祀
的代称，与“塔维呼”连用。但不是所有祭祀都可
以叫做“桑”，只有那些有着焚烧阿尔查和祭品内
容的祭祀活动才叫做“桑塔维呼”。蒙古人很早就有
了祭奠博格达额真的习俗，鄂尔多斯的平常人家一
年有两次，一次是正月初一凌晨，一次是鄂尔多斯历
法六月二十一日。有条件的会去成吉思汗陵祭奠。因
我们家乡乌审旗在成吉思汗陵的西南，所以我们得
向东北走出 100 步举行“额真桑塔维呼”仪式。正月
凌晨的天气极其寒冷，我们必须脱帽徒手在父亲两
侧和后面向东北方向跪下磕三个头，然后随着父亲
集体吟诵《额真桑祭词》（即成吉思汗祭词）：

欧嘛洪，欧嘛洪，欧嘛洪！
扎——
喇嘛本尊佛法僧三宝为首
英明圣主成吉思汗及心腹盟友
从那幸运吉祥的蜃景似的宫殿出来
与顺天承命的臣僚和全体助手
还有自古坐镇此地之天上龙王
以及各方各界所有水土列神
请满足我们的期望如邀光临
来到这尊用珠宝镶成的祭坛上
落座于这张八瓣莲花坐垫上
大吉大利的尊者伊克察干乌巴什 （成吉思汗）
及全体盟友、内臣和天上的龙王
请诸位欣然赏光列于此处
我们圣洁的祭礼虔诚的心相一致
在此
将那百味美肴之德吉 （精华）
将那飘逸乳香之琼液
供奉于英明圣主成吉思汗与盟友
愿升腾的烈焰愈燃愈旺
将那明亮的无数圣烛点亮
将那檀香、阿尔查 （沙地柏叶） 及佛香点燃
以缭绕浓郁的香气来祭奠
扎——
……
那充满节奏感、铿锵有力的祭词，把我们带到

遥远的古代，又从遥远的古代一步步引领到现在，
似乎刚刚跟着额真圣主、举着苏力德，在茫茫原野
上纵缰驰骋，忽然又站到安然慈祥却也不乏威严的
额真圣灵前沐浴着圣灵的庇护和灌顶，每个字里凝
聚着对族群和天下人的福祉的祈愿，也寄托着对家
庭和自己健康平安的祷告。当长达 20 多分钟的

“额真桑塔维呼”仪式进行完毕，刺骨的严寒和冰
雪已把我们冻得手脚麻木、下巴打战，仿佛经历了
一次寒冷的洗礼，浑身开始积聚一股创造的爆发
力，坚信在已经开始的新的一年365天里一定会样
样顺畅、事事遂愿。

举行完“额真桑塔维呼”仪式，就可以回到屋
里来了。这时候，通常是母亲熬好茶在等着我们。
大家聚齐后，母亲端一碗“察干伊德”（察干伊
德，直译白食，通常为放着两颗红枣的鲜奶或酸
奶） 让每个人尝一下，以示一家人在新的一年里重
新见面，并已相互接纳。于是父母亲说声：“扎，
过年吧！”便上炕坐于炕首，我们就站在地下集体
向父母磕头，磕一头站起来再磕，每人磕三头，磕
完按大小顺序依次向父母把头伸过去，父母用手或
玛尼念珠摸我们的头，并为每个孩子送一句祝福的
话，接着我们向父母献哈达，父母手里也拿着哈
达，他们接过我们的哈达后转个个儿再还给我们，
然后互换鼻烟壶，互相问候“过年好！”“身体健
康！”“雨水好！”“五畜兴旺！”等等。

后来，大概是 1962 年吧，姥姥过来跟我们
住，过年时先由父母向姥姥磕头，他们磕完了才轮
到我们向姥姥和父母磕头。再到后来大哥的孩子跟
我们过年，又多了一个内容，即我们自己磕完头后
坐在炕沿上接受侄子和侄女的磕头，也要模仿着老
人们的口气对他们祝福一番。家乡人对磕头特别讲
究，过年就意味着子女要向父母磕头。假如子女和
父母不在一起过年，过了年首先要到父母家向父母
磕头。还有子女在异地过年，也要想方设法在正月
里见到父母把这一头补上，即使有时会拖到夏天或
秋天。家乡有句问候话，叫做“磕头了吗？”意思
就是问“过年后给父母磕过头了吗？”所以回老家
看望父母也叫“磕头”，磕头就成了孝敬父母的代
名词。磕完头，就该喝新年第一顿茶了。这个程序
跟我们去别人家拜年或别人来我们家拜年是一样
的，尝“察干伊德”，喝第一遍茶，嫂子端上来第
一个木盘里的乌审饼 （这个木盘里的乌审饼是不能
吃的），我们每个人喝茶间都拿起搁在乌审饼上面
的红枣掐下一点皮放入茶碗里喝掉；再喝第二遍
茶，嫂子端上来第二个木盘里的乌审饼 （这个木盘
里的乌审饼是可以随便取下来吃的）；然后就是吃
饺子或包子了。

经历了所有这些礼节，一家人就算把年过了，
便开始派代表到别人家拜年和接待前来拜年的亲戚
和邻里。第一个去别人家拜年的人，还要完成一件
事，即“莫日·嘎日呼”（踩脚印）。每年和每个人
命相里都有一个生旺吉方，第一个出门拜年的人要
选择生旺吉方往外走，如果拜年人家与生旺吉方不
在一个方向，则先向该方向走100步然后再拐向该
去的人家方向。到别人家拜年，也主要是给长辈磕
头，献哈达和换鼻烟壶，吃人家的新年茶饭酒。亲
戚和邻里来家里也一样，最重要的还是给长辈磕
头。不过每次过年最滋润的还是小孩子，磕头能够
换来可观的糖果食品和压岁钱。

其实家乡的过年，应该从腊月二十三“祭火”
开始算起。这是指大部分人家，因为我家“祭火”
是腊月二十四。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发现家里“祭
火”比别人家晚一天，便不厌其烦地问大人。“从
前，我们哈达沁 （我们姓哈达沁） 的男人们在圣主
的宫廷里当差，每到腊月二十三祭火的时候要跟随
额真 （成吉思汗） 祭火，到了第二天才放假回各自
家里祭火。因此咱们鄂尔多斯有一部分人家在腊月

二十四祭火。”父母亲这样说。他们的口气，就像
是在叙述昨天的事情。

“祭火”那天，刚一起床自然要清扫房屋、去
除旧年烟尘，并且对锅灶给予特别关照。锅灶和锅
碗瓢盆要保持绝对的洁净，不得磕碰，锅灶跟前不
得有任何污秽之物，甚至倒出去的灰烬也得保持清
洁。到了中午，大家就进入紧张的操作程序。先是
要煮绵羊胸叉。胸叉，蒙古语叫“厄卜酋”，是在
入冬宰畜储备过冬肉食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的，胸
骨连着整片肚皮肉，胸骨柄上留着一小块皮毛以代
表整羊。煮“厄卜酋”时，不直接放入凉水中，先
放奶酪 （奶豆腐或干奶酪）、红枣、红糖等。煮过
胸叉后，在那有红枣红糖的肉汤里放入糜子米焖

“祭火饭”。煮好的“厄卜酋”，要捞在木盘里并以
顺时针方向转动着置于正屋炕桌上，用白酒消毒双
手用毛巾捂住嘴鼻，用蒙古刀轻轻剔下胸叉上的厚
肉及肚皮肉，切忌刀刃碰到胸骨上。然后在另一只
小木盘里垫上一打黄纸，将剔好的胸叉凹面向上置
于黄纸上，在凹面里堆满“祭火饭”、阿尔查、
香、针茅草、红糖、果条、奶食品、柔肠、五颜六
色的丝线布头等，然后将整个“厄卜酋”用黄纸裹
起来，外面再用公绵羊毛搓成的毛线缠绕成网状，
再预备些祭酒、鲜奶、“祭火饭”和一搪瓷缸子

“笃洒勒”油 （一种将酥油、鲜奶、祭酒、红糖与
煮“厄卜酋”的肉汤油花拌在一起的祭品） 以及一
铜桶“洒楚里”汤 （一种用茶水、酥油、红糖、鲜
奶等兑成的祭品） 和一支招福箭。这些程序都是由
父亲来完成，我们只当下手，给他递去他所要的东
西。完成了这些程序时，畜群也已归圈，于是全体
身着盛装，父亲在锅灶前铺一条白毡子，白毡子前
置祭桌，祭桌上一一摆好已经准备好的祭品。生了
灶火后，父亲跪下来将缠好的绵羊胸叉恭恭敬敬地
送入灶火中，也将其他祭品逐一取一些送入灶火
中，并往火里滴三下“笃洒勒”油。这时灶里的火
立刻变得热烈起来，不断发出“噼啪”的响声，大
量的火苗蹿出灶口，一股略带烧烤味的气流温暖着
我们每个人的心。我们都跪在父亲身后，目视着父
亲逐一做完这一切，再跟着父亲向灶火磕三头。父
亲磕过头开始吟诵 《祭火词》，我们也边跟着吟诵
边每人往灶火里滴三滴“笃洒勒”油，取出“祭火
饭”里的红枣粘些到门楣和灶口上。

……
在此
谨向融化刚顽照亮黑暗的
以绵花而燃遇风力而旺的

以燧石为母青铁为父的
火之可汗弥兰扎尊位献祭！
谨向上苍还只是木盘大的时候
大地还只是巴掌大的时候
参天檀香树还只是幼苗的时候
须弥汗山还只是土丘的时候
孙达赖海还只是块湿地的时候
就已经诞生的

嘎力罕圣母 （火神） 献祭！
请让我们

献此羊之肥脂！
献此酒之琼浆！
请赐予黑头之民富庶与圆满
请赐予天下百姓幸福与安康！
……

《祭火词》 我记不全了，现在只想起上面几
句。祭火的最后一项是“招福”仪式。父亲举着洒
楚里桶和招福箭以顺时针方向旋转着，吟诵《招福
词》，我们也各将一碗鲜奶或一盘“乌审饼”等举
过头顶跟着父亲的节奏以顺时针方向旋转着。吟诵
完 《祭火词》，父亲一手举着招福箭一手拎着洒楚
里桶出去，口念“呼瑞！呼瑞！”绕完院落、马
桩、羊圈等，最后回到家里。这时一直等在家里的
母亲和我们就问：“新年的福祉都招来了？”父亲回
答：“招来了！”这样，祭火仪式才算结束。

家乡的过年，除夕前还有一个重要事情要办，
那就是祭奠祖先。蒙古人在享用任何一样可口美味
的饮食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赐予这一切
的天、地、先祖，之后才可以轮到自己享用。过年
也一样，在全家过年之前要先祭奠已经过世的祖
先，然后才可以自己过年。祭奠祖先，蒙古语叫

“乎齐惕·毛日渡拉忽”，时间铁定是在腊月二十
九。可以说，自从我记事起，只要是跟父母一起过
年几乎一次不落地跟着父亲参加了祭奠祖先的仪
式。到了那天，父亲从准备过年的食品中每样带上
一些，父亲端着祭桌在前面走，我就抱着一捆柴火
和一把铁锹跟在后面。父亲选择的祭奠位置在离我
家西南一公里之外的小坡地上。坡前面的弯子里是
我大伯的墓地，朝着那个方向再向前延伸五六十公
里就是我祖父母的安眠地——陕西靖边县东坑子。
祭奠程序并不复杂，先用沙土堆起一个圆形祭台，
把抱来的柴火码放在祭台上面点燃，等不再冒烟
了，父亲便点两炷香，把带来的阿尔查和所有食物
和祭品逐一放入火中焚烧，并在祭台左侧地上画一
个开口的圆圈焚烧带来的纸钱，一字一句地说：

“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哥哥、嫂嫂还有叔
叔，在此给你们过年啦！请享用这些……”就这
样，全部焚烧完了，柴火熄灭了才往回走。

这还不算把年过完，当举行完正月初七的祭拜
“七星”（北斗星） 仪式，才算把年过完。我记得，
当七星高照时，全家人走出家门，到北边不远处以
七星布局堆成的七个祭台前，点燃篝火，待柴火燃
尽不再冒烟，用火铲子将柴火分在七个祭台上，并
在每个祭台火堆上放些阿尔查和祭品焚烧，然后全
体面向七星磕头，吹螺放鞭炮。举行完这些，父亲
端着祭桌前面走，我们跟在父亲身后鱼贯而行。父
亲开始大声喊我们的名字：“某某某回来吧！”呼唤
到谁，谁就应一声：“回来了！”就这样父亲将每人
的名字呼唤三遍，我们每个人应三声，回到院里时
我们的名字也就全部呼唤过了。于是在七星指引
下，全家人的灵魂无一迷失出窍，安然回家。这就
是我们家乡的祭拜七星仪式，也是过年的最后一个
祭祀活动。

后来我当兵，再后来在城里安家，与父母一起
过年的次数越来越少，即使回去过年大都还没到初
七就返程，父亲那神秘的呼唤也难得一听了。至今
想起，那具有神秘色彩的声声呼唤依旧萦绕在耳
边，是那样的亲切、温馨和神圣。前些年，我从事
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探寻传统文化中的神奇，
忽然想到小时候祭祀七星的过程，顿觉尽管其中不
乏宗教含义，但那种将人的生命与星辰和大自然视
为一体的文化，是多么的素朴、平实和纯真。真担
心哪一天会消失殆尽。

“察干萨日”，这个传承了千百年的珍贵的过年
习俗，如今到底有多少人还在传承，还在记忆？


